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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香浮动 王 强 摄

浣溪沙·丙午恭贺新禧
陆永祥

红缕堆盘起颂声，笙歌爆竹闹华灯。一城花气共潮生。
月窟天根循节序，柳芽萱草润诗情。高吟神骏矞云腾。

浣溪沙·丙午恭贺新禧
陈景超

斗柄东回厩有声，檐前春鹊闹华灯。三梅一笑百花生。
金璇玉衡循节序，熙隆文景赋清情。同看骐骥胜龙腾。

浣溪沙·丙午新禧
俞象山

潮起东乡梦有声，乳舟斋里首传灯。鹉湖疏影百重生。
三泖流觞新岁酒，九峰醉石故园情。谁催柘上骏骞腾。

浣溪沙·丙午恭贺新禧
徐永法

花信频传春脚声，椒盘结彩焕华灯。晴光黄鸟淑气生。
斗转星回开丽景，柳条梅蕊孕柔情。风蹄一跃破云腾。

浣溪沙·恭贺新禧
吉文中

骏马嘶啸响亮声，迎来佳节满街灯。寒枝冻柳又萌生。
鹉水沄沄诗画景，词乡洒洒笔中情。长歌唱处彩云腾。

浣溪沙·恭贺新禧
王根蒂

丙午迎春万象生，东湖结彩耀明灯。当听蹄奋马嘶声。

人寿丰登多福禄，群贤和唱满腔情。扬鞭跃赴入云腾。

浣溪沙·恭贺新禧
吴连华

瑞向人间送贺声，新符换却又张灯。春潮喜气共时生。
梅绽家山迎律序，杯开丙午续诗情。东风看处马蹄腾。

浣溪沙·丙午新禧
方建飞

听得梅花破蕊声，城乡挂起绛纱灯。一年春事悄然生。
欲赋人间新气象，来舒心底好诗情。彩云深处马腾腾。

浣溪沙·丙午新禧，学步陆会长韵
张明法

闲步细听雪落声，乡村随处见花灯。田间万物庆新生。
蛇尾暗收藏迹象，马蹄轻响引春情。农家灶上气腾腾。

浣溪沙·丙午新禧
任岳明

雪化冰澌渐有声，东风暗转旧时灯。柳芽梅萼竞相生。
守得云开终见月，吟成诗句总关情。春潮带雨夜奔腾。

浣溪沙·恭贺新禧
陆 薇

矞雪晴光起悦声，新桃屠酒闹龙灯。欢歌枝鹊喜萌生。
四季轮回依岁序，柳芽梅蕊激诗情。春风送暖玉骢腾。

浣溪沙·丙午迎新

朱良华
岸柳眉舒颂雅声，铜琶钹子起龙灯。水乡鱼米竞春生。
万里金瓯钧鼓振，炎黄今日共欢情。河山换貌紫云腾。

浣溪沙·丙午迎新
陈黎雯

飞絮落檐未有声，六花织缕曳街灯。梅簪云鬓暗香生。
一袖诗风凝淡墨，半壶芽色润浓情。炉红酒暖渐醺腾。

浣溪沙·丙午恭贺新禧
曹默基

骐骥疾驰欢庆声，湖天璀彩九莲灯。桃符又换喜新生。
前院红梅迎雪意，后庭青竹绕风情。春来家国共升腾。

浣溪沙·喜迎新禧
曹海兵

欢舞破春报乐声，市街流彩醉华灯。梅姿清瘦雪中生。
瑞历调元开胜序，雅坛联句洽幽情。愿随骥足踏云腾。

浣溪沙·喜迎新禧
李祖年

廊下凭栏听雨声，喜看绿树挂红灯。悠然一鸟疾飞腾。
春草春花春色近，好山好水好人生。欲歌一曲诉衷情。

浣溪沙·贺新岁
曹维军

卅载嘤鸣金石声，磨诗煮雪对吟灯。墨痕深浅岁华生。
但守心期循旧约，漫裁云气润新情。扶摇万里驾鳌腾。

一城花气共潮生
岁序更替间，丙午马年的脚步已然临近。平湖市诗词楹联学会特精心创作

《浣溪沙》一组。以此吉章雅句，寄寓美好愿景，贺全市人民新春万福！
多少年来，“回家”一词，缠绵于心、萦绕于

梦，宛如一坛陈酿于心田的老酒，常思常念。
回家，其实不难，路也不远，不过一箱汽油的

路程。然而，随着岁月更迭、时空变迁，尤其是双
亲的仙逝，“家”已从一个温暖的专用名词变成了
一个“虚词”。

“回家”，一是带儿子看看他的出生地，离家
时他才六岁，如今已过去三十多年，让他回顾一
下自己的成长史；二是带儿媳妇祭拜一下旧宅基
地（老屋已拆迁），也算是告慰我的父母。

今年春节长假，我带儿子、儿媳终于踏上了
回家之路。随着导航的结束，我飞扬的思绪也随
之落定。然而，车窗外一幅近乎陌生的场景，与
我心中固有的故乡原样大相径庭。这个让我朝
思暮想的地方，竟然“女大十八变”，变得让我找
不到一丝熟悉的痕迹。

记忆里，故乡这座江南小镇，不过四五十户
人家，依着乍浦塘两岸，分作河东、河西两排，临
河而居。一幢幢榫卯结构的老房子，带着典型的
水乡模样，彼此依偎，却也饱经风雨，显得有些老
旧歪斜，透着几分历经岁月的沉静。如今，旧宅
早已被钢筋水泥的新房取代，气派挺拔。一座不
久前建成通车的大桥横跨两岸，高高的拱身与两
侧引桥相连，宛如一张拉满的巨弓，伟岸雄奇、气
势凛然，如同登高坐镇、号令四方的将军。

拱桥下的乍浦塘，是故乡的母亲河，是搬不
走挪不了的故乡坐标。按此坐标，寻找镇南的林
虹路、南小桥，再搜索镇北的古炮台、北小桥，就
能拨开岁月的面纱，辨认小镇旧时的模样。

我问路边的一个小女孩，在她的指点下，我
找到了北小桥。女孩看着我，怯怯地问：“你是游
客？”我回答说：“不，我是游子。”女孩又喃喃地
说，怪不得连北小桥也不知道。

北小桥，一如我儿时的玩伴，早上我背着书
包上学，傍晚唱着歌儿回家，几十年间不知要走
过多少回，石板上曾覆盖过我数不清的小小脚
印，熟悉它的每一寸纹理如同熟悉我的肌肤。

阔别几十年，我已年逾花甲，它也成为了一
位沉静沧桑的老者，却依旧是家乡最坚定的留守
者，横跨在乍浦塘通往沈家浜的支流上。

顺着北小桥南堍缓缓向南走去，往日纵横交
错的大街小巷早已荡然无存，唯有小镇旧时的轮
廓，在岁月的尘埃里依稀可辨。在乍浦塘与沈家
村交界的拐弯处，再往南走一百米，便是我家曾
经的宅基地。当年，因工作调动，父母便随我一
同外迁，从此，这里便成了心底遥远而温热的念
想。如今，小镇历经大拆迁，物是人非，可那棵从
自家石驳岸缝隙里顽强生长出来的橘子树，却依
旧守在原地。恍惚间，当年外婆站在树下，剥好
橘子喂我的模样，还清晰如昨，时常闯入我的梦
境，温柔了每一个思乡的夜晚。古炮台、北小桥
还有这棵倔强的橘子树，都是小镇最鲜明的标
志。它们是我当年离家远行的起点，是我无论走
多远、历经多少沧桑，都想奔赴的“回家”的理由，
更是我“儿行千里不会漂移的锚地”，稳稳系着我
所有的乡愁与牵挂。

如今，父母不在了，人生只剩归途。面对这
块土地，看着曾经蕴含我青春梦想的黑褐色泥
土，我叩首三拜，泪湿衣襟。只觉得自己像秋后
的蒲公英，满头白发，随风飘逸，成了无本之木，
不禁让人唏嘘、感慨万千。

当我往回走时，正值中午时分，路上开始热
闹起来。有说安徽话的，有说四川话的，我知道，
今天我在故土，是个彻彻底底的外乡人了。

一路上都是陌生的面庞，花一样的美丽姑
娘，不晓得是哪里嫁来的新娘，发际的蝴蝶结红
得好看；来回奔跑的小孩不知家住何方、又是谁
家的心头肉。偶尔也有年轻一点的本地人，开口
不是唤我叔就是叫我伯，而我只能问其父辈姓
名，方可知晓都是谁家的后代。

终于有人呼我的乳名，我回头一看，是一位
白发老者，我细细端详这张似曾相识的脸庞，在
他布满风霜的纹理间，慢慢回想，终于，在大脑
中读到了他年少时的少许信息。我脱口而出：

“你是在明吗……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你不也老了吗？差一点不敢认你了。”
说话间，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更像是从

一场被称为岁月的长梦中刚刚醒来。
我说明来意后，在明便成了我的导游，陪着

我寻找、分辨我儿时的痕迹。
张家屋前的菜地早已无人种植，长满了狗尾

巴草，屋后的池塘还在，干枯的池底，不知名的野
草刚刚冒出新绿，蛙鸣尚早，它们的水乡大合唱
还未开演。唯有几只珠颈斑鸠，盘旋于树梢，和
我一样，还是说着祖传不变的方言。

后来，我才知道，我泊车的地方是小镇的新
区，而老区则在几年前已全部拆迁腾退，退出了
历史舞台，成了一块空地。这块曾经承载我多少
美好回忆的地方消失了，消失在茫茫时空。

但是有所失，总有所得。如果在老区旧址上
开发，势必左右受阻、前后羁绊，迈不开步子。那
么，抛弃杂念，打碎坛坛罐罐，另起炉灶，在广袤
的地上，放开手脚，施展才华，便是最便捷、最明
快的抉择。

政府与民心，这对相互依存的主演与配角，
从江南小调的浅吟低唱中摆脱出来，大步融入长
三角建设的主旋律。政府部门以智慧与匠心、眼
光和胆识，俯瞰全局，细致落笔，从谋篇布局到拆
迁、征收、新建、重新组合，既放手发展，又悉心筑
巢，为恢宏的巨篇埋下伏笔。征迁的百姓深明大
义，为乍浦塘的加宽加深，与大运河相拥相连、互
通互联，腾出了发展空间。这是时代的大手笔，
更是政民同心，书写的一篇华丽乐章。

涨潮了，开阔的河面上，从东方大港直航的
千吨级集装箱货船，经江浙门户，一路北上，披荆
斩棘，直奔京杭大运河，走向它的河长水远，真正
实现了东方大港千百年来海河联运的夙愿。

故乡不老，岁月常青。

□ 蔡幼玉

回家

看着街上渐渐浓起来的年味，记忆里小时候杀年
猪的场景，一下子又鲜活起来了。

记忆中，那个物质清简却情意醇厚的年代，杀年猪
是平湖人岁末最隆重的盛典，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难
以忘怀的事件。

腊月的寒风里，杀年猪的日子一敲定，整个村子的
年味便像灶膛里的火苗般，噼里啪啦地旺了起来，新年
的倒计时也自此正式开启。

平湖人杀年猪向来讲究择日，为求“六畜兴旺”，必
避开农历初六、十六、廿六这些时日，更忌讳腊月廿三
动刀见血，因为这天灶神要上天述职，需净宅祈福，怎
容得血腥之气惊扰神明。灶神离乡的这几日，成了孩
子们的“特权期”，调皮嬉闹、童言无忌，老人们也只是
笑着摆摆手：“灶神不在家，让他们疯去。”那份宽容里，
藏着岁末的松弛与对新年的期许。

而腊月里的杀猪师傅，除了这两日能稍作歇息，其
余日子早已排得满满当当。从村东到村西，他肩上扛
着百余斤重的行头——屠刀、刮毛铲、大木桶、猪凳等
一应俱全。寒光闪闪的铁器在寒风里亮着，透着腊月
独有的忙碌与烟火气。

杀年猪的前几日，主家便开始精心照料那头养了
一整年的肥猪，食量稍减却喂养得愈发精细，仿佛在筹
备一场重要的仪式。到了正日子，天刚蒙蒙亮，男主人
便踩着晨霜，去前一户人家挑回整套杀猪工具，沉甸甸
的担子压弯了肩头，却压不住脸上的笑意。不用招呼，

左邻右舍早已闻声赶来，女人们围在灶台边烧火洗菜，
叽叽喳喳的说话声驱散了冬日的冷寂；男人们挽着裤
腿，摩拳擦掌地涌向猪圈，合力将壮实的肥猪抬上猪
凳，猪的嘶叫声、人们的吆喝声、柴火的噼啪声，瞬间交
织成腊月里最热闹的交响曲。

杀猪师傅手提磨得锃亮的屠刀，眼神沉稳笃定，三
下五除二便利落地完成了放血。殷红的猪血顺着木
槽，缓缓流入早已备好的大盆。女主人在一旁轻轻搅
动，随手撒上细盐，不多时，便凝结成嫩滑温润的血冻。

那是主人精心喂养了一整年的家猪，看它渐渐没
了声息，主人总会“啰啰啰”地轻唤上几声，语气里满是
不舍与心疼。这心疼里，藏着对一头猪沉甸甸的珍视，
也藏着一家人一整年的生计与盼头。

后续的工序繁杂却有条不紊：滚烫的开水浇遍猪
身，杀猪师傅手握一块拳头大小的火山浮石，在热水中快
速蘸烫后，猛力刮擦猪毛，那神奇的石头能浮在水面上，
也能将猪皮刮得白生生、油光水滑。女人们则忙着清洗
猪内脏，用面粉与盐巴反复揉搓，直到洗去大肠小肠的所
有异味；男人们帮忙剖膛、分肉，刀斧碰撞砧板的“咚咚”
声，成了最实在的丰收乐章。孩子们躲在门框后，捂着耳
朵却忍不住探出头，眼睛死死盯着那担新奇的工具，尤其
是那块能浮水的浮石，总想伸手摸一摸，却又怕被大人呵
斥，那份又怕又盼的雀跃，是童年最鲜活的注脚。

杀一头年猪，往往忙到日近中午。那时，主家会炒
上一盘刚剖出的新鲜猪肝，配上自家酿的米酒，让杀猪

师傅稍作歇息。师傅也只是象征性地吃几口，便挑起
担子赶往下一户，腊月的时光金贵，每家都盼着早一日
把年味端进家门。

那时，平湖乡下虽不时兴吃杀猪宴，但第二天，主
家总会烧上几大碗热乎的杀猪菜：猪血粉丝青菜汤色
清亮，红烧肉色泽红亮、肥而不腻，盛在粗瓷碗里，挨家
挨户送给邻里亲友。一碗热菜递过去，一句“尝尝鲜”，
便串起了整个村子的人情味，清苦的日子里，这份分享
显得格外珍贵。

杀年猪后的三五天，家里依旧忙得热火朝天。猪
头猪尾要细心拔净细毛，挂在阴凉处以备祭祀；猪板油
炼成清亮的猪油，用来炒菜做点心……在那个年代，一
头年猪就是家里的“半个银行”，是一年到头沉甸甸的
一笔收成。一半留着过年享用，另一半卖掉，年货钱、
新衣裳钱便都有了着落。日子一下子变得红火宽裕，
连说话的嗓门都不自觉高了几分。这份底气与欢喜，
是最踏实、最真切的幸福感。

如今，平湖乡下早已不养猪了，杀年猪的热闹场景
也成了遥远的回忆。那些寒风中的吆喝、灶台边的香
气、邻里间的分享，都随着时光渐渐淡去，唯有记忆里
的烟火气愈发清晰。

当又一年冬风掠过平湖，当新年的脚步再次临近，
我总会想起儿时杀年猪的日子——那是一代人的年味
图腾，是烟火人间的温暖印记，是藏在岁月深处，再也
回不去的旧时光。

□ 季小英

旧年烟火

我的老家有过年蒸馍馍的习俗，也叫
“蒸壮”。所谓“蒸壮”，就是过年蒸馒头（馍
馍）、饺子、糕饼、包子等。过年蒸东西，寓
意着来年的日子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腊月二十八，把面发。”每年从腊月二
十八开始，人们就忙碌起来，开始准备过年
的主食。

首先是发面，在农村老家，发面用的都
是各家提前备好的老面。老面是指发面的
面种子，北方叫面引子，也有的地方叫面
头、面起子、酵子、酵面头等。老面就是发
面蒸馒头时剩下的一小块面团，里面富含
酵母菌，下次发面时便可当作菌种使用。
这种用上次发酵的面做菌种发面蒸出来的
馒头就叫老面馒头。老家祖祖辈辈的人都
用这种方法蒸馒头，老面蒸出来的馒头蓬
松多孔，且富有韧性，皮薄如绢，白亮有光，
口感好，有微微的麦香味。

“腊月二十九，蒸馒头。”把白面发好
后，二十九就开始蒸馒头，要把春节期间自
家吃和待客用的馒头全都蒸出来。一般待
客馒头都是选用上好的面粉，馒头个头大
小均匀、形状周正、表皮完好。人口多的家
庭，从早晨开始蒸，一锅接着一锅，往往要
忙到深夜才能蒸完，这是因为旧时习俗认
为，正月初一到初五不宜动火蒸馒头，所以
得提前备好整份年粮。人们为了增加春节
的喜庆氛围，过年蒸的馒头，花样繁多、造
型各异，有鱼形馒头，表示吉祥有余；有桃

形馒头，意为健康长寿；还有苹果形馒头，
祝愿家人一年平平安安；还有元宝形馒头，
寓意招财进宝发大财；还有的在馒头上点
缀上红点和一些吉祥图案色彩，寓意来年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我们家人口不多，饭量也都不大，亲戚
更是没多少，所以每年腊月二十九早早就
会把过年馒头蒸完。之后，母亲会再蒸些
素馅和肉馅包子、花卷、糖包子（糖三角）、
枣糕等。每年过年，她蒸的猪肉蒜苗大包
子最是好吃，蒜香浓郁，我一次就能吃下两
个。几十年过去，那股香味儿、那种满足
感，至今还清清楚楚留在记忆里。

那时候，冬天除了白菜萝卜，难得有什
么新鲜蔬菜。蒜苗，几乎是过年时唯一一
抹鲜绿。不像现在过年，各种各样的新鲜
蔬菜应有尽有，可以任意挑选。

小时候，有一年腊月二十七，是镇上年
前最后一个年集。我跟着母亲去赶集置办
年货，到供销社买蒜苗时，只见里面人山人
海，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有的人甚
至还站在凳子上够。母亲在前面往里挤，
我紧紧跟在后面，生怕人多走散。就这么
挤了好半天，才好不容易买到一小捆蒜
苗。往外走的时候，我还意外捡到一张皱
皱巴巴的两角钱，当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转眼又要过年了，老家的厨房里，想必
又开始蒸起了馍馍，香气飘满院子。想到
这里，我仿佛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馒头香。

□ 宋振东

蒸年馍


